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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观音湖

房子也爱旅游。在悠悠画舫间，
回屋的人，就漂游在了江湖。

而夜色如酒水，正漫过几个
偶然归乡或故地重游者的仲夏梦。

穿纱衣的美人儿，都是自家幺妹。
一曲《人间遂宁》的
曼妙清音，带来别样乡愁。

让我也来卡拉OK。管他张学友还是
《枉凝眉》，现代古典都文艺。

移动电话如果不欠费，我可能会接到
刚才滚落的那瓶矿泉水，从涪江深处
打回来的还乡报告。

当微风吹拂空调机，
你正朗诵星空诗。

异乡人

我们沐浴着初夏白银般的阳光，
环绕着山中湖前行。
那天空的胜景与大地的幽隅，
同时呈献最高的礼遇。

像一群迷恋人间的天鹅，
或一只外表谦逊，但眼神中
透露出高傲与孤独的鹤。
你在碧玉之镜般的湖面，
照看自己清瘦的前世。

你想写作一首最纯正的抒情诗。
恰如这人间仙境般的仙海湖，

它让每一位异乡人，在夏日漫长的
旅行中学会沉默和感激。

在湖水之上群星隐退的天空，
我是一只远游的云雀。
偶然发现自己蔚蓝的前程。

小镇黄昏

在青城后山熙熙攘攘的小镇上，
我突然就陷入了沉思。

而那个有着古老而吉祥名字的小镇，
也在一瞬间沉迷于夏日的黄昏。

我并不孤独。我身边有两个好女人，
和两个漂亮的小孩。
他们都是我倍加珍惜的亲人。
（我们在夜空下的坝子里说闲话）
我只是听见了寂寞的日子如山泉，
流经这空旷的人世。

竹海之夜

在山谷幽深的夜晚，
它们谦逊的面目如此真切，
像来自遗忘的最深处的一段
偶尔闪现的记忆。

经历夏日的一场夜雨，
在这个宁静的清晨，
竹子是我们童年的一位兄弟。

他忽然出现，在我们短暂客居的
假日酒店。这栋房子朝南的窗前，
带来一次久违了的访谈。

让我欣喜地触摸到，

时间柔软而纹路清晰的一面。

陇西院即景，或致李白

旧院子里来了新游客，
但您年轻俊秀得像个老朋友。
好比我着旧衣衫却换了新发型，
但微信上的老兄才知道。

我们楼下屋前林间路旁的留影，
只为了探访您当年读书游玩的古迹。
您白衣飘飘独立于陇风堂一侧，
难道是静候一位千年后的知音？

在夏日的一场新雨后，陇西院恰似
一个亟待复兴的前朝遗梦。
我自认为新颖别致的致敬诗，
或许不过是篡改了您年少时的旧句。

无名湖

它原本是有名的，虽然它只是一个
很小的湖。但我更愿意称它为无名。
因为即使是在这炎热的盛夏，
在这劳顿烦躁的正午，
它也像一位世外高僧般从容而淡泊。
湖面是无波澜的，
湖上的云是无声无息的，
就连飞过的燕子也是无痕的。
似乎那高高在上的神在它的感染下，
也慢慢地没有了脾气。
即使曾斗天战地的悟空到此，
也大概要放弃他激烈的个性吧。
所有偶然来到双板镇的人，
都会爱上这小镇边无名的湖，
和湖畔无名的一草一木，
从此向往在此隐居，
过上一种无欲无求的日子。

围栏

它们立在那里，仿佛忠诚
从十二楼一直排到低矮湿润的草坪
蜕皮的手，一直扶下去
能够摸得到锈迹，摸到冷空气的胃
在硬性里，弯曲使哽咽如同枪声

稍不留神，右前方的腐果
或美色，仿佛一只幼鼠踩空的玄学
来自猫叫的孤单木梯，如同拉力危机
躲过黑手或过于耀目的探照灯

你甚至怀疑魔幻也是出新鮮闹剧
转弯口，一只蚂蚁正拖动破缺虫翅
似乎残忍动画胜于美仑致幻剂

这是黄昏临屏，一只黑鸟的悖论
晦涩的推算还在雨水中慢慢演义

一墙之隔的丛林

很长时间的雨水洗黑了
一墙之隔的丛林
除了鸟鸣，来自虚构的树冠和
一地柔软的枯叶，还有大小
和高矮的竞技，来自幽暗中左右摇摆
来不及移植的丛林法则。金黄的点滴
像无名虫的尸壳成为了树皮
根基里听得见汩汩汁液

那被黑暗擦亮的暗色纹理
不排除远视中朗朗秀色，或一波
纠缠不清的恋情。当然，遗忘会像
开发区的烂尾楼，多少丛林的红线
被划入江湖皮影戏

幽闭仿佛地窖的羊皮，附着于
忙碌和无耻。无论神的脚印中
软埋多少山水，甚至树上的衰老
像羊皮上的拉丁文不被翻译

你不会在鸡鸣狗盗的老村，绊于
咿咿呀呀的韵脚

走出丛林，噼噼啪啪如野火般
颤动的绿，它们的前面
看不见锯齿和歪歪斜斜的菩提

如是，丛林是一尊神
雨水被护佑的时候，我们收割
如黄金的大戏才刚刚开始

天冷了，你在常识中降临

天冷了，你在常识中降临
冰凉的耳朵怎能一下子拒绝
尽管一地枯叶和摇晃水光
引来花脚蚊的鄙夷，它们偷换了
事物隐秘的秩序，花露水有何用

夜色中的败絮如松动的意志
路灯照亮的部分被蓝色梦幻检视
近了，些许波纹也有灵的印记
那么，一块空地安置事物的残废
静处的虫子拔动新一轮的嘴劲

时间，进行中的挑剔和一树腐蚀
偶尔击中你的秃顶，也击中
明亮中忧伤泄漏的白色软肋

注视，仿佛一个力递给一块白云
下一个时辰，会有雨水改掉旧性
包括你和一只小虫的发音样式
它们可能是诡异的同谋
在某个黄昏上演闪电和雷鸣的交流
一切沉默变换着位置

观察者，一袖烟云也有山水气势
作为虫子的吃或被吃，惊讶的整体
紧与松，分解大地般的似与不似

这雨水，分明是一种较劲

这雨水，分明就是一种较劲
窸窸窣窣不过是虚张声势
不然走走停停还真有什么玄机
那些蚂蚁背负小与大的悖论
古塔与游戏之间，表演才刚开始

匍匐的弱势，让选择一次又一次
成为今天的病根。事实上
雨水在更大的难度上成为墓志铭
它们雕刻葬礼，也雕刻卑微

不止一次，群山的信仰朝向麻雀
它们钢铁般的仪轨，仿佛一个段子
红红火火的晴天，保准一次吉利
天暗下来，关节炎妨碍念书

眼前蕨类，杂多得如一个人的霉运
尽管还有一些野花被唤醒
尽管每一个大动干戈的时辰如同浪费

黄历在秋风中被翻烂了多次
太多的微信需要安慰，也需要绕过
肉质或癫狂的敏感词。不过是嗨
不过是丁丁糖反复转悠的世俗

十字口，必须向更高致敬
星空已错过那么多需要闭上的眼睛

零碎的雨，打湿你的布鞋

零碎的雨，打湿你的布鞋
远处，不会是一次又一次的埋伏
展开土画眉灵一般撞落的枯萎

昏戳戳一长串叫不出名字的植被
抹布的早晨在眼药水的潮湿里
开始新一轮整理舌头与舌头比划的
惊喜，收荒匠的高嗓门拖沓身后
五味杂陈的生活。只有慢行者
它们尽量靠边，像谎言的测量仪

深深浅浅的光阴，忽有瞬间的战栗
一溜烟的空椅子，是饮者留下的
还是父亲投下的影子。
眼前的杯子从未因艳阳或
暴雨装满自己

无论洗涮万物的雨水，还是灌溉
无聊的茶水，每一寸绷紧的呼吸
都必须加上小心翼翼的语法和断句

九月，从田野关进明亮的教室
九月，从小牧童变成小学童
九月，认识第一个汉字
九月，唱出第一声国歌

九月，九月
洗刷我的愚顽是九月
给我诗和远方是九月

九月，九月
大雁南飞在九月
我的感恩在九月

擦玻璃

她在教室内，我在走廊上
我们共同擦一块窗玻璃
擦得已经没有玻璃了
都还舍不得离开
仿佛我们被玻璃黏住了
毕业后我们又在同一座城市相遇
她问我
看见我在玻璃上写的三个字吗？
我说玻璃那么干净，哪看得见？
她“唉”了一声
我问她写了三个啥字
她说，不记得了
我也“唉”了一声

黄昏的山坡

花生地里的杂草，如他体内汗珠
除了一天，此时，还在滋滋生长
而一天的光阴，就快被他除尽
坡上的黄牛，正在目送半边落日
他和坡上的草木，又将老去一天
落日熔金。小村温暖，大地黯然
他在除草，也在除去孤寂
夕阳不理解
那头陪伴的老黄牛，一定理解

写在秋天的颂词

秋这个老曲作家已把颂词写好
曲谱，在飘香的稻浪上展开
识谱的风，开始哼唱
缺了门牙的嘴唇总是吐词不清
哼，不成调
需要搬动更多的实力派歌手
比如，收割机，打谷机
还要配戴黄草帽的人
要唱，就唱得激情飞扬
秋天的黄皮鼓，那么薄
很快，被一曲激越的打击乐击穿

秋风吹

秋风吹着吹着
夏天里的汗珠就坚实起来
退去盐分和青涩
坐在红苹果树上，荡秋千

苹果园摇曳，一激动
一个大红苹果落了下来
这次，砸出的不是牛顿定律
是一个果农脸上的灿笑
这是整个九月，丰收的定律

空椅子

爷爷去世之后
那把老式圈椅就空了下来
它圈了爷爷一辈子
还是没圈住爷爷的身子
圈椅空下来，有时猫去坐坐
有时我把目光放上去坐坐
把幻觉放上去坐坐
更多时候，被尘埃坐着
拆旧建新房那天，它被父亲
请到竹林，让太阳坐
让月儿坐，让风儿坐
一天，一个收废品的要买
被父亲拒绝
后来又回到了新修的堂屋
父亲坐了上去
我心里生出隐隐的担忧


